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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是歌手》副文本对文本解释的过分控制
——过度真人秀镜头带来的解释扭曲

詹雅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摘  要 ：在真人秀综艺泛滥的今天，对于《我是歌手》

这样不属于真人秀综艺且有音乐追求的节目来说，必须做出

相应的改变来获取关注。因此以前的音乐节目比起来，引进

版权的《我是歌手》在节目文本方面产生了很大变化，其中

真人秀镜头的大量穿插就是最大的改动。本文主要针对这一

现象，运用伴随文本的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真人秀镜头这一

副文本在《我是歌手》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分析真人秀副文

本被观众过分解释导致的对节目音乐文本的忽视，造成的

“伴随文本执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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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各种综艺层出不穷，大多数直接以真人秀来博取

眼球，造成了真人秀泛滥的情况。而其中一小部分综艺依然

以其鲜明的主题，博得了很高的关注，比如以比赛形式贯穿

始终的歌唱类综艺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其实在看似以传

统形式开展的歌唱综艺节目之中，却包含了很大部分和歌唱

比赛纯文本不那么相关的真人秀部分，这些真人秀镜头镶嵌

在节目流程之中，所占篇幅甚至超过了原本的比赛文本。可

以说，为了迎合当下观众越来越刁钻的口味，这些原本应该

只包含音乐文本的节目不得不选择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但是

当真人秀镜头在观众的解释下开始喧宾夺主的时候，为音乐

纯文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阻碍。

一、《我是歌手》中真人秀镜头的伴随文本归属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个文本，早期的综艺节目，如《幸运

52》、《开心辞典》，它们的文本非常简单鲜明，都是按流程

将镜头视线固定于舞台完成节目拍摄。当下的综艺节目，以

《我是歌手》为例来看，它虽然是一个专业的歌唱比赛，但

真正和歌唱比赛相关的环节似乎占的比重并不是那么大，占

了节目很大篇幅的其实是一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部分，这些

部分属于伴随文本。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

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文

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应当说，所有的

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组合，使文

本不仅是符号组合，而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

造。”[1] 赵毅衡对伴随文本进行了分类和命名，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型文本；一类是生成性

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同时文本；一类是解释性伴随文本，

包括元文本、链文本、先后文本。根据以上分类，可以分析

出《我是歌手》穿插的真人秀镜头所属伴随文本类型。

首先，《我是歌手》当中这些细枝末节的真人秀镜头不

是潜在的，而是直接以节目内容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它不属于生成性伴随文本一类，也不属于解释性伴随文本。

真人秀镜头直接附着于节目文本之中，属于显性伴随文本。

其次，显性伴随文本分副文本和型文本两种，型文本是

“指明文本所属的集群，即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归类’方

式”[2]，显然，《我是歌手》属于以比赛形式进行的音乐文

本，并不会因为其间穿插的真人秀镜头而暗示或改变其类型

归属，因此它也不属于型文本。

最后，副文本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把副文本称作

文本的‘框架因素’，如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

出版文本，美术的裱装、印鉴，装置的容器，电影的片头片

尾，唱片的装潢，商品的价格标签等。”[3] 根据以上的定义，

副文本属于文本的框架因素，往往落在文本边缘上，从表面

上看起来《我是歌手》中无所不在的真人秀镜头不属于副文

本的归类，因为它没有在框架上，而是穿插于内容中。但是

仔细研读就会发现，《我是歌手》中的这些真人秀片段和所

举之例“电影的片头片尾”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电影的片头

片尾播放电影制作公司、演员、拍摄花絮，把花絮放在片尾

播出是为了不破坏电影文本的完整性。《我是歌手》中的真

人秀片段，它只是换了一种播放“花絮”的形式，将整个比

赛过程中的一些和比赛文本不太相关的真人秀镜头穿插在

节目文本中间。因此，笔者认为，副文本所谓的“框架因素”

并不是一种实指，副文本并不是只能落在文本边缘上，而是

指在对整个文本的构成框架来说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是

附着于主干文本之上的一些细枝末节。因此，真人秀镜头属

于《我是歌手》这一歌手音乐对决文本的副文本。

二、《我是歌手》中真人秀（副文本）的过分安排

以上已经谈到副文本只是附着于文本的细枝末节的因

素，也就是所谓的“框架因素”，但《我是歌手》的副文本

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样，真人秀镜头的比重已经远远

超越了节目文本。

《我是歌手》宣称是“歌手音乐对决综艺秀”，这句话概

括了《我是歌手》的文本。然而在节目当中，真正关乎歌手

音乐对决这一文本的内容并不多。经过大致测算，一期《我

是歌手》总时长 90 分钟，演唱时间最多 35 分钟，主持人、

观众、专家团的时间最多 10 分钟，因此最多只有 45 分钟的

时间才是关乎歌唱对决的纯文本。剩下接近一半的时间从节

目顺序可以给一个大致的总结排列。

节目序幕的拉开基本都是从外景引入，歌手赶往现场、

专车上的镜头片段等大环境，到了第三季真人秀愈演愈烈，

开始直接从歌手的生活镜头引入，比如第三季第 8期一开始

就是张靓颖在家做饭的真人秀镜头⋯⋯接着来到竞演当天歌

手在车上的场景；之后是歌手进入候机厅的准备环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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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相互鼓励等，第一季抽签环节基本上是用盒子抽球决

定，第三季出现了不同的玩法，比如歌手互相投票等，真人

秀的内容不断更新、增长；接着是每个歌手在上场之前到舞

台后面的过程，其中包括与经纪人的对话、自己的心情表

露；直到真正出场，镜头才从后台切换到舞台，在走向舞台

的几步路当中还会穿插一小段歌手对歌曲理解的采访片段 ；

在演唱中镜头会不时切换到其他歌手的房间，时间大概只有

几秒，会播放他们的反应，比如“它的节奏很特别”、“改编

得太棒了”之类的感叹；歌唱完毕之后，镜头会有十几秒跟

随歌手的脚步到演播厅外，呈现歌手唱完之后的真实状态 ；

直至所有歌手唱毕，回到后台房间，这时会播出歌手之间的

对话；接着镜头会切换到场外观众的投票、采访以及统票情

况；在演播厅里，导演每一次宣布排名都会用各种方法拖延

以“折磨”歌手；最后是歌手采访片段。

以上是每一期《我是歌手》真人秀镜头的大致安排，这

些副文本构架起了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可以看到，真人秀镜

头都是尽量按照时间真实记录，将同时发生的事件结合在一

起。这样的安排，让观众的眼睛全方位地观察到节目的台前

幕后，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节目，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让其

情绪和节目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也带来了值得考量的地

方，那就是节目文本和真人秀镜头的副文本之间的不平衡关

系带来的错位问题。

三、《我是歌手》的“伴随文本执着”问题

《我是歌手》是一个歌唱竞技类的节目，它的文本正如

自己宣称的那样属于歌手音乐对决，但是真正的音乐对决文

本只占了小部分，大部分内容是属于真人秀副文本。和传统

的综艺节目相比，其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

副文本在意义解释当中的分量已经早已超越了文本，观众们

的关注点也多数放在了副文本之上。制片人都艳说：“真人

秀是构成节目的核心之一。我们还为此成立了人的专业编剧

团队为真人秀部分服务。”[4] 可见，节目组对真人秀镜头的

重视程度。

细观现在的综艺节目在文本和副文本的比重之间都发

生了这样一些变化，《中国好声音》这类很火的歌唱比赛类

节目都涉及到真人秀镜头，而事实证明，观众所关注的点也

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综艺节目基本上都是以舞台镜头为

主，即使需要播放真人秀纪录片，都是在节目已经播完之后，

以另一节目形式专门播放。但是，这样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

满足观众的胃口，观众需要的是一种全方位、立体式地无限

度曝光镜头。

副文本在解释上所占的比重过多，会引起“伴随文本执

着”。赵毅衡认为“在接收这一端，伴随文本更有可能喧宾

夺主，甚至接管了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这种情况可以称

为‘伴随文本执着’”[5]。也就是观众把关注的焦点过于地

放在真人秀镜头所属的副文本部分，就会引起对歌手对决的

忽视。这就让洪涛导演宣称的想要引起观众对音乐的致敬，

做一档将音乐神圣感极致化纯粹的节目很难实现。从《我是

歌手》播出的反响来看，不管是微博上还是新闻上，出现的

焦点词汇更多的是关于歌手之间的关系、歌手在节目中的八

卦点、现场听众的眼泪秀。当真人秀的副文本出现了被观众

过度关注、过度解释的时候，原本只是附着在文本上的副文

本反倒喧宾夺主了，文本的真正意义很难在夹缝中生存。

当下的综艺节目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趋势，就是真人秀

同质化现象，比如同样引进韩国版权的《奔跑吧，兄弟》、《爸

爸去哪儿》，这些节目本身标榜的就是真人秀，因此它的文

本也是纯娱乐，观众对它的解释也放在真人秀娱乐上，并没

有出现“伴随文本执着”问题。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并不是

真人秀节目的节目来说，《我是歌手》虽然获得了较高收视

率，但是由于真人秀镜头的过度安排，导致了节目对音乐本

身的部分偏离，在自身意义实现方面，经过观众对副文本的

过度解释之后，显得十分薄弱。

真人秀镜头的穿插原本只是为了让观众更了解整首歌

的台前幕后，但是过度的副文本安排并没能恰当地发挥价

值。“伴随文本执着”的问题也并不仅仅是节目文本和副文

本关系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当下观众对节目文本和副文本的

接受和解释问题，观众之所以对真人秀这样的副文本产生过

度解释，是因为在当下物质热潮中，只有找到能消费的娱乐

爆点，观众才会产生心理快感。而这种快感，相对于纯粹的

音乐竞技文本带来的快感来说也许更具冲击力。

在全民娱乐时代，像《我是歌手》一类的并不是纯真人

秀，纯娱乐性的综艺节目的存在非常有必要，它有音乐追求、

导向，但是在处理文本和副文本的关系问题上，首先应该有

适当的内容安排；其次，在观众的解释导向上，真人秀镜头

部分尽量避免低级趣味，引导观众将副文本还原到其合适的

解释限区，让真人秀副文本为节目文本所追求的音乐纯粹性

性提供一些应有的支持。这也许才是在综艺节目都逃脱不了

真人秀镜头的当下，能保持节目音乐价值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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